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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这是一个走上了岔道的大唐帝国，君权旁落、帝国日暮。

这又是一个帝国与世家并存的年代，

十五年前，安史之乱终告平息，但回纥人却窥视大唐空虚，饮马中原、涂炭生灵，风雨飘摇下大唐帝国

岌岌可危，七大世家联手驱逐鞑虏、恢复社稷，但也逐渐拥兵自重，从此相约，七大世家轮流为相，各

掌朝政五年。

主人翁张焕是河东张家中最无地位的庶子，可是偶然一天，他忽然发现了在自己身世中隐藏着一个天大

的秘密，从此，张焕走上一条充满了黑暗的艰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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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翁张焕是河东张家中最无地位的庶子，可是偶然一天，他忽然发现了在自己身世中隐藏着一个天大

的秘密，从此，张焕走上一条充满了黑暗的艰难道路。



第一部  争霸之路



卷一  河东张氏  第一章  平底锅

夜色深沉，弯月如钩，一颗银色的星星孤独地挂在西天。

张焕是河东张氏的族人，河东张氏在天下七大世家中排名第五，族长张若镐是他的大伯，现在朝廷任礼

部尚书，而父亲张若钧是张若镐的六弟，在汾阳郡担任长史一职。

张若钧妻妾成群，一共给他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存活下来的有十八人，张焕位列十八，故乳名就叫十八

郎。

虽然是世家之后，但从十岁起他就开始一个人生活，他是庶出，而且是这个家族中最无地位的庶子，母

亲身世不明，早在他十岁时便已出家为道，留下一个老仆照顾他，老仆是个哑子，张焕一直叫他哑叔。

此刻，哑叔的房间有了动静，他每天天不亮都要去母亲出家的道观前磕一个头，十二年来从未间断过，

仿佛一个极为虔诚的宗教徒。

门轻轻地被敲了两下，这是哑叔在提醒他夜泳的时间到了。

张焕翻身下了睡榻，他脱去内衣慢慢走到院子里，夜色如水，九月的风已经带了一丝凉意，出了院门，

再走二十步便到了河边，这是张府的护宅河，宽只有五丈，但深却达三丈，黑沉沉的河水微微映射着波

光，仿佛一条玉带蜿蜒数里，从一个出口向南逶迤而去。

张焕将四个沉甸甸的铁砂袋绑缚在脚腕和手腕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一纵身跃入河中，冰凉的河水迅

速没过头顶，巨大的冲击力迫使他闭上了眼睛，他在水中急速下坠，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他仿佛坠入

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可就在这一瞬，各种喜怒哀乐蓦然向他心中涌来，张焕轰然狂喜，那种久别

的灵感又来了。

这是一种只能在不经意间才能偶然触发的往事片段，十五年前的那一箭不仅射断了他的肩骨、不仅射断

了他的经脉，更射断了他的记忆。

自己究竟是谁？他七岁以前本该记得的童年生活，就因为那一箭而被另外一些零碎的片段取代了，那些

片段似乎是他的前生：璀璨的宝石、美艳的女人、孤独的夜晚。

但这些片段太过于破碎，以至于他不能将它们拼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就仿佛一滴挂在睫毛上的水珠，隐

隐约约，似乎看到了什么，可又什么也看不清。

张焕急切地睁大了眼睛，眼前是黑漆漆的河底，那种灵感蓦地消失了，仿佛一只断线的风筝，霎时变成

一粒黑点，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深深的失落感再一次弥漫在他内心，多少次了，它们稍纵既逝，让他始终无法抓住，而且随着时间的流

逝，他能记起的片段越来越少，一些少年时曾清晰出现过的前世画面，也慢慢地湮灭在十五年漫长的岁

月里。

而无法抹去的，只有铭刻在他内心深处那一道道前世的沧桑与孤独。

‘哗！’他冲出了水面，头顶是深蓝的天穹，他又从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回到了现实，他叫张焕，字去
病，是河东张氏一族。

张焕张开双臂在滑腻而冰冷的河水里疾游，从十岁起，无论严寒酷暑，他每天半夜都要进行这样的夜

泳，甚至在万物萧瑟、河水结冰的隆冬，他一天也不得中断。

起初，他每日只须在河中环游一圈，但随着年龄渐增，他开始在身上绑缚铁砂袋，并且环游的次数越来

越多，现在他手脚上的铁砂袋已达三十斤，一个时辰之内，他要在护宅河内环游五圈，这无疑是对他耐

力和体力的极限挑战。



宽厚的臂膀有力地击向水面，溅起一片白亮亮的水花。

‘只有最大限度刺激你的浑身经脉，幼时的箭伤才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废物。’这是师傅百说不厌的一句
话，师傅是太原林芝堂的大东主，医术高超，军人出身、武艺也不错，张焕是他唯一的弟子，虽然是师

傅，但他从来没有教过张焕半点望诊用药，武艺也只教了他一套最实用的战场搏击刀术。

‘行医治病乃毫末之技，不适合你，至于一介武夫，永远也只能位居人下！’张焕到二十岁后才渐渐明
白，师傅真正的用意，是磨炼出他最坚韧的意志。

已经游了五圈了，深沉的夜色开始变得薄稀，天边已隐隐出现一丝青色，张焕感到精疲力竭，体力已经

消耗殆尽，腿上的铁沙袋仿佛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将他向河底深处拖拽。

“试一试！向第六圈挑战。”

一个念头忽然涌进他的脑海，他在十天前就想挑战第六圈，尝试再一次突破体能的极限，但已经失败了

三次，可今天，他这个念头格外强烈，他需要痛快地发泄，将胸中的郁闷彻底排出体外，斗志随即化作

漫天的大火，在他心中熊熊燃起。

他深深吸一口气，慢慢放松下来，任由身体渐渐沉入河底，体内的力量又开始一点一点凝聚，四周黑暗

而沉寂，一柱香过去了，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死神的狞笑在此时异常清晰，软弱一分他将万覆不劫，

而坚韧地挺过去，他将再一次战胜自己。

“一、二、三”他默默地数着，凝聚的力量开始迅速向四肢扩散，仿佛一颗小小的火石在他身体里剧烈爆
炸，终于，他的拳头又能再次捏紧，张焕用尽浑身的力量猛地向上一跃，刹那间，他全身每一个毛孔都

感到一种痛快淋漓的酣畅，仿佛一道电流穿透全身，极度的疲惫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

天色已经麻麻亮，东天翻出了鱼肚白，河对岸已经有了动静，一辆马车飞速驶过，几个起早的农民在匆

匆赶路，肩上挑着还带有露珠的蔬菜。

张焕从水里一跃上岸，浑身神清气爽，仿佛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欢快的跳跃，他舒展一下身体，迈开

大步向小院走去。

院子里静悄悄的，哑叔已经出门，院门旁的胡凳上叠放着一套干净小衣和长衫，张焕随手扯去下身的短

裤，走了两步，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返身将门栓插上，随即快步走到井边，打上一桶水从头淋到脚。

忽然，‘砰’地一声巨响，院门被撞开，一股清冽的晨风夹杂着一个红色的身影闯进了院子，“张十八，你
的早饭来了！”

声音又急又快，仿佛炒豆一般，紧接着‘啊！’地一声大叫，那红衣女子险些将手中的食盒扔掉，随即脸
变得比她衣服还红，又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你这死人，又不穿衣服，丑死了！”

张焕无奈地苦笑一声，若是旁人一定会怀疑林平平是故意而为，想偷窥张焕的裸体，否则，这已经不知

是第无数次了，她怎么就是记不住呢？

但张焕知道她确实就是记不住，她很健忘，又经常心不在焉，有一段时间她负责给爷爷送午饭，结果就

是在那段时间，老爷子养成了午饭和晚饭一起吃的习惯。

可又很奇怪的是，她对张焕从小怎么欺负她之事却没有忘记，甚至连揪她左边小辫还是右边小辫这种细

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林平平是师傅林德隆的小女儿，今年十八岁，小张焕四岁，她是医术世家，父亲被百姓们称为林神医，

而且武艺高强，她母亲虽过四十、但依然美貌端庄，如此优越的先天条件，可到了林平平这里，却似乎



都变成了隐性遗传。

她长相平平，从小到大就经常被其他女孩邀去一同参加各种聚会，当她作陪衬红花的绿叶，可她却坚持

认为这是自己人缘好的原故；她武艺平平，经常仗义冲上去救被欺负的同伴，可最后总是她的同伴把她

救了下来；她医术平平，有一次父亲外出行医，正好一名便秘数年的老病号慕名从京城来找林神医求

医，他以为虎父无犬女，便求她施妙手救人，林平平大笔一挥，在父亲的验方后面擅自添了半两巴豆，

结果险些坠了林神医的名头。

……

“这是你的早饭！”

林平平气呼呼地将手中的食盒往桌上一顿，“粥和煎…”她忽然想起一事，又忍不住眉开眼笑道：“你不
是说煎鸡蛋吃腻了吗？我今天给你换了个新口味。”

张焕瞥了一眼挂在她腰间、用纯银打制的一只小平底锅，微微一笑道：“那换的是煎鹅蛋还是煎鸭蛋？”

林平平一呆，“你怎么知道？”

林平平从小最喜欢吃的就是煎鸡蛋，吃了十几年，她没有吃厌，可家里的厨子却做厌了，于是她便自己

动手，一来二去，她竟对用来煎鸡蛋的平底锅情有独衷，当别的女孩都喜欢上凤凰钗、如意结、珍珠

串、粉纱罗一类的饰物时，她却整天拎个平底锅当兵器，在一帮野小子的刀枪剑戟中拼杀。

十五岁那年，她的三叔特地送给他一只用纯银打制的小平底锅饰品，她便将它挂在腰间，久而久

之，‘平底锅’就成了林平平的雅号。

“煎鸭蛋又怎么样！”林平平眉毛渐渐竖起来，她一叉腰道：“难道一大清早你就想吃鱼吃肉吗？清淡点
不好吗？”

“我吃！我吃就是了。”张焕连忙举起双手，眼睛里露出一丝暖意，虽然是每天早上都吃她做的煎鸡蛋，
但给自己送早饭，这却是她唯一没有忘记之事。

仅凭这这一点，他就应该心存感激……



卷一  河东张氏  第二章  挥琵琶（上）

张氏族府位于太原城的南面，几乎占去了半个坊的面积，其间宅院幽深，院落重叠，大大小小的庭院分

布其中。

张氏先祖是开国高祖皇帝的军中大将张公谨，为大唐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郯国公，张公谨早

亡，他的子孙本散居各地，但为了家族兴盛，百年来陆续迁往太原本宗，最终形成天下世家排名第二的

河东张氏，只可惜内部不靖，十年来排名已滑落为第五。

实际上，河东张氏经过百年演化，早已细分成了数百房，嫡庶之间等级分明，各房子弟人数众多，连他

们自己都分不清彼此的关系，为此还成立宗人堂，专门担起鉴别血统的职责。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身份越高，住的房子越靠里间，就象一朵大白菜，菜芯才是精华，而张焕住的地方

则属于最外面的一层半枯黄的菜叶，紧紧靠着护宅河。

吃过早饭，张焕便动身前往书院，他是张家子弟，二十三岁之前读书是他的本份，他已经在书院里就读

了四年，张家子弟在读书期间，每月可领一份例钱和禄米，虽不多，但足以养活他和哑叔。

和其他世家一样，张氏也极重视子弟的教育，从五岁起，张家子弟无论是本宗还是旁枝，都必须进私塾

读书识字诵读，十岁后转入学堂正式就学，十八岁后再进入书院，二十三岁结业，准备参加省试。

私塾和学堂只收张家子弟，但书院却是面向天下英才，这也是各世家笼络人才的手段。

张家的书院在太原城的南郊，占地有近百顷，公开的名字叫做晋阳书院，其规模更胜过官办的太原书

院，在全国都享有盛誉，在此读书的学子，可免于乡试，五年期满即取得举人资格，直接以乡贡的身份

进京参加尚书省省试。

所以每年秋天，晋阳书院的入学考试规模宏大，竞争异常激烈，来自天下各郡的年轻英才聚会于此，争

夺那少之又少的三百个名额，他们不仅仅是要免于乡试，他们更想要的是门第，河东张氏的门生，否

则，就算省试中了进士，也只能留京候补，‘七大世家的门生’，这才是鲤鱼们必须跃过的真正龙门。

只步行一刻钟，张焕便来到位于南郊的书院，他健步如飞，很快便走进了飞檐画梁的大门，书院的大门

建在一座长长的人造小土坡上，需要上二十几级台阶，表示求学登高之意，两旁苍松翠柏，林木茂盛。

大门是用一整块巨大的汉白玉雕成，两侧一正，一共三个门，气势雄伟，正中牌楼上刻有‘晋阳书院’四
个大字，字迹苍劲有力，这是太宗皇帝的手笔，只有张氏的晋阳书院和崔氏的清河书院才得此殊荣。

今天本是平常的日子，但因家主张若镐回乡省亲要视察书院而变得特殊起来，所有的生员都必须要回书

院报到。

“去病兄！”

张焕刚刚走上台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在叫他，一回头，只看见两个神情兴奋的年轻人正快步向他跑

来，“哈！是清明兄和廉玉兄，你们几时归来的？”他心中欢喜，上前便给他们一人一拳。

这两人都是张焕在书院的挚友，一个叫郑清明，剑南蜀郡人，而另一个叫宋廉玉，来自淮南广陵郡，他

们二人两个月前为写一篇《河东盐铁考》而跑遍了河东道十二郡。

“我们昨日方回，刚在商量找去病兄喝酒，没想到正好碰见，怎么样，晚上老地方？”说话的是矮矮胖胖
的郑清明，他一想到高昌酒肆里的胡姬，扫帚似眉毛便跳起舞来，他家境富裕，为人大方慷慨，最后的

酒钱都是由他来支付。

张焕笑着点了点头，又回头问宋廉玉道：“世叔的病好点了吗？”

宋廉玉长得和郑清明恰恰相反，瘦高身材、大颧骨、眉眼深凹，他很少笑，但每一次笑都极富感染力，



他家境本不错，但前年父亲生了重病，一直卧病在家，家道便衰败下来。

见张焕问他，他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去病兄的药，家父来信，精神好了些！”

张焕轻轻捏了捏他的肩膀，安慰道：“这就好，等天再凉快一点，将世叔接来让我师傅看一看，到时就
住在我家里好了。”

“那世叔的盐米就由我来包了！”郑清明不甘示弱地拍了拍胸脯。

“那当然，你这阔佬还跑得掉吗？”张焕哈哈一笑，搂着他俩的肩膀便大步上了台阶。

三人说说笑笑向主殿走去，晋阳书院的主殿极为巍峨高耸，殿内宽敞明亮，可同时容纳三千人在此听

学。

殿门口有一座重达万斤的古铜钟，铜钟上刻有张家第二代家主，也就是晋阳书院创始人张宽的亲笔校

训：‘学以致用’每个生员都必须先在此行礼致敬，方才能进入大殿，此时铜钟前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
式，两旁站了许多生员，脸上都充满了崇敬之色。

“是院长！”宋廉玉目光敏锐，他一眼便认出了在铜钟前行礼之人，正是张家的家主、礼部尚书张若镐，
他急回头向张焕看去，只见他目光平静，看不出有任何异样。

“是尚书大人！”郑清明激动地叫了起来，他反应稍慢一拍，刚刚想通院长就是朝廷礼部尚书张若镐。

他的声音大了一点，引来旁边许多人的侧目，其中一人还轻轻地‘哼！’了一声，鼻音轻蔑，张焕回头看
了一眼，在他的左侧方站有一人，模样儿俊俏，神情颇为傲慢，在他身后则叉腰立着几个书童小厮，一

个个眼睛都翻向天上。

张焕认识他，他叫张煊，是家主张若镐的嫡长子，也就是张氏家族第六代家主的继承人，他俩目光一

碰，张焕没有说话，又转过头来，轻轻地拍了拍郑清明的手，示意他注意肃静，可就在这时，刚才的声

音又再次响起，不依不饶地讽辱道：“长得跟猪一样，偏偏反应还这么迟钝，真不知是怎么进的晋阳书
院！”

郑清明涨得满脸通红，可又惹不起他，只含恨低头不语，张焕却转过身，懒洋洋瞅了他一眼，淡淡一笑

道：“人家去年的《漕运史考》可是策论第一名，比某些连抄袭都让别人代笔的人可强得多！”

“大胆！”不等主人说话，他身后的狗却先叫了起来，一个身材瘦小，留有两片八字胡的书童最为嚣张，
他貌似勃然大怒，挽起袖子，露出干枯的胳膊，作势要冲过来。

“好了，别闹了，家主来了。”

张煊冷冷地盯了一眼张焕，脸上立刻换了一副恭谦温良的表情，低下了头，向慢慢走过来的父亲张若镐

问候道：“父亲大人安康！”

张若镐约六十岁，腰挺得笔直，身体壮实，他头发象雪丝一般晶莹，长须也是一样雪白，但两颊肤色却

似年轻人一样红润而富有光泽，鹤发童颜说的就是他这种情况。

他似乎没有听见儿子的问候，直接从他面前走过，严格地说，张煊并不是张若镐真正的长子，张若镐的

发妻和三个儿子都在十五年前的回纥乱华中不幸遇难，张煊的母亲因出身山南王氏，便被扶为正房，张

煊也自然成了嫡长子，按族规将继承张氏家主之位。

但张若镐似乎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尽管他努力克制这种不满，但从语气和神情中依然会不经意地泄露

出来。

今天便是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漠视了儿子的问候。



他径直走到人群之中，众多年轻的张家子弟顿时激动起来，一齐向他躬身行礼，“家主好！”

张若镐肃然地点了点头，向他们挥挥手，又回身拾阶而上，准备进入大殿，这时，他忽然看见了站在边

上的张焕，张焕的目光清澈而平静，并没有因他是家主而露出半点激动之色。

他象是想起了什么，眼睛里竟闪过一道异色，深深地注视着张焕，半晌，张若镐向他会意地笑了笑，转

身便进了大殿。

虽然他看张焕时闪过的奇异眼神只是短短的一瞬，但还是被长子张煊捕捉到了，他的心中顿时生出一股

嫉妒，沛然而起，弥漫了他的整个内心，而这种嫉妒却来自于父亲对他的漠视。

“父亲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

张煊低着头，目光阴沉，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直到几乎所有的人都走进大殿，他还站在那里一动不

动。

郑清明从他面前走过，微微瞥他一眼，忽然回头对张焕大笑道：“去病，尚书大人刚才好象只对你一个
人在意啊！”

郑清明虽然反应略略迟钝，但他决不愚蠢，在张煊心将破碎之时，他再狠狠地补上了一刀，这就蜀人，

仗义、豪爽却又绵里带针。

但他却忘了身后的张焕与张煊的关系，他不知道，正是因为他这次小小的报复，开启了张焕波澜壮阔的

人生。

张焕微微一笑，揽着他浑圆的肩膀，大步走进了书院，将一道怨毒的目光远远地撇之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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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书院学风自由，偏重于明经科，教习博士喜欢向生员们布置一些经济时论方面的论题，让他们自己

去独立完成，至于《论语》、《尚书》、《礼记》一类，那些早该在孩童时就掌握，书院从不教授。

大殿里黑压压地坐满了生员，先是领导致辞，再是代表讲话，一轮又一轮，生员们听得昏头昏脑，却又

不敢妄动，好容易熬到最后，听完了张若镐的一篇即兴演讲，终于到了午饭时间，吃罢午饭大家便可以

散学。

盘腿坐了一个上午的生员们早已疲惫不堪，纷纷跑到外间舒展腿脚，一些忘了吃早饭的生员则拔腿向厨

舍跑去，早到一步，可少排不少的队。

张焕虽然没饿，但郑清明和宋廉玉却没有吃早饭，三人慢慢向厨舍走去，但郑清明终于受不了两旁奔跑

人的诱惑，“我去替你们排队！”他大喊一声，拔足飞奔，片刻便超过所有的人，第一个冲进了厨舍，在
吃饭冲刺方面，晋阳书院无人能望其背颈。

“这家伙，现在这么厉害，可骑射偏又一塌糊涂。”张焕哈哈一笑，拾起一枚石子向他背影远远扔去。

“去病！”旁边的宋廉玉轻轻叫了他一声，他一脸忧色。

张焕转过头，宁静的目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仿佛知道宋廉玉在担忧什么，便拍了拍他肩头，低声

安慰他道：“不用害怕！”

宋廉玉嘴唇动了动，还是忍不住叹一口气道：“去病，我不是担心自己，我是担心张煊会报复你！”

宋廉玉思维缜密，他看出了早上发生之事会有后患，张煊自恃身份，一直便是书院里高高在上之人，傲

上而欺下，今天又受父亲的冷落，他虽然不会把自己和郑清明怎样，但作为同族，他岂能不迁怒张焕。

宋廉玉一直在留意张煊的一举一动，他是最后一个走进大殿，脸色苍白，眼中隐隐闪过恶毒之色，使宋

廉玉更替张焕担心。

“去病不如出去游学一月，回来或许就没事了。”

宋廉玉替张焕想了一个上午的对策，庶出和嫡长子做对，很难有好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去避避风

头，可话说出口来，又觉得有失张焕尊严，便歉然笑道：“要不然就和我去一趟广陵，帮我将父亲接
来？”

张焕知道他是好意，感激地笑了笑道：“世叔之事我自会帮忙，可是事情来了，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
法！”

“去病，要避其锋芒！”

“我知道，张家自有家规，就算他是嫡长子也不能乱来，你就放心吧！”

……

二人边走边说，不知不觉便进了厨舍，这时，一匹恼怒的马从西面奔来，径直从太宗皇帝的手迹下闯进

了书院，马上之人是个年轻的女子，石柱遮住了她的脸，但可以看见她的腰间挂有一只闪亮亮的小平底

锅，自然就是林平平了，她早上来给张焕送饭，却忘记了父亲有话要她转给张焕。

此刻她满脸不高兴，虽然来找张焕她是千般愿意，但被父亲一顿斥责，却扫了她的兴，前面便是台阶，

她也赌气不下马，打马便要直冲上去。

“书院不准跑马！”看门的杂役刚从毛厕回来，忽然发现有人骑马要上台阶，一惊之下便冲过来大吼，可
一看见林平平，满脸怒色霎时转为善意的笑容，林平平的父亲可救过他老娘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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